











似之钦巴龙不在本研究范围内。就“ｃｉｍｂａｌｏｍ”的翻译，经笔者研究，“钦巴龙”是一个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翻译，笔者也赞同这 个 翻 译，
基本接近匈语“ｑｉｎ－ｂａ－ｌｏｍ”的发音。在项祖华先生撰写的《世界扬琴三大体系》、《世 界 扬 琴 的 交 流 和 展 望》中，将“ｃｉｍｂａｌｏｍ”翻 译
成“欣巴罗”，赵艳芳在《扬琴在中国文化发展的机理》一文中，将ｃｉｍｂａｌｏｍ翻译为“新巴罗大扬琴”。笔者认为为了在学术界不产生对
ｃｉｍｂａｌｏｍ一词的困惑与误解，翻译名词之事值得商榷统一。根据台湾经验，据笔者了解台湾扬琴界直接使用ｃｉｍｂａｌｏｍ一词，没有使




使读者有较为清晰的认知。对于今后Ｓｃｈｕｎｄａ　Ｖｅｎｃｚｅｌ　Ｊóｚｓｅｆ的翻译，笔者试做“颂祷”或“松祷”的 翻 译 尝 试，其 更 贴 近 匈 语 的 发 音，
在国际的交流中也可以减少因人名翻译问题而产生的学术交流障碍。







　　在１８７４年 的 匈 牙 利，一 位 名 为Ｓｃｈｕｎｄａ
Ｖｅｎｃｚｅｌ　Ｊóｚｓｅｆ②的出色制琴师，向欧洲音乐界
的艺术家们展 示 他 研 发 改 良 的 钦 巴 龙。参 观
后的诸多艺术家都 表 达 了 对 新 型 钦 巴 龙 的 好
感和喜爱。其中 著 名 钢 琴 演 奏 家 李 斯 特·弗
朗茨（Ｌｉｓｚｔ　Ｆｅｒｅｎｃ）③ 这 样 评 价：“您 对 钦 巴 龙
所作的这些 努 力，正 如 艾 拉 尔（Ｅｒａｒｄ）对 竖 琴
所做的一样。您 二 人 分 别 将 两 种 古 代 乐 器 从
千百年来定式中解放出来，并赋予其具有开办
沙龙、音乐会和编入乐团的能力。匈牙利民族
和匈牙利音乐艺术节将会 对 您 致 以 永 远 的 感





敬。”④至 此 之 后，钦 巴 龙 不 仅 活 跃 在 欧 洲、北
非、中东、亚洲、美洲的艺术舞台上，而且与匈
牙利的在地文 化、民 族 特 质、族 群 认 同 和 音 乐
符号的构建等方面 相 濡 以 沫 的 联 系 在 一 起 并
一脉相承。
一、匈牙利钦巴龙的历史记忆


















东亚、澳 洲、北 美 都 能 找 到 钦 巴 龙 的“亲 戚”。
其 中，印 度、伊 朗 和 伊 拉 克 的 桑 图 尔（Ｓａｎ－
ｔｕｒ）⑤、德 国、瑞 士、奥 地 利 的 海 克 布 瑞 特
（Ｈａｃｋｂｒｅｔｔ）、希 腊 的 桑 图 里（Ｓａｎｔｏｏｒｉ）、亚 美
尼亚 的 桑 特 尔 （Ｓａｎｔｉｒ）、土 耳 其 的 奎 纳 恩
（Ｑｕａｎｕｎ）、芬兰的 肯 特 尔 琴（Ｋｅｎｔｅｌｅ）、英 国、
澳大利亚、美 国 的 德 西 玛（Ｄｕｌｃｉｍｅｒ）、法 国 的
缇帕侬、西班牙 和 墨 西 哥 的 萨 特 里、格 鲁 吉 亚
的奇 特 西 勒（Ｔｓｉｎｔｓｉｌａ）、吉 尔 吉 斯 坦 的 卡 农
（Ｋａｎｕｎ）⑥、乌 兹 别 克 斯 坦 的 昌（ｃｈａｎｇ）、乌 克
兰的霍 特 斯 尔 斯 基（Ｈｏｔｓｙｌｓｋｙ）、博 伊 奇 夫 斯
基（Ｂｏｙｋｉｖｓｋｙ）、波迪尔斯基（Ｐｏｄｉｓｋｙ）⑦、越南








伯鲁、叙利亚、希 腊、罗 马）的 人 们 给 这 种 乐 器
赋予很多名称：萨布库斯（Ｓａｍｂｕｋｕｓ）、萨特里
（Ｐｓａｌｔｅｒｙ）、巴 比 通（Ｂａｒｂｉｔｏｎｅ）等。其 中 萨 特
里琴 常 被 用 于 在 赞 美 歌 中 为 朗 诵 而 伴 奏 使






的各式种类的 竖 琴 有 着 姻 亲 关 系。萨 特 利 乌
姆，这种流传范 围 最 广 泛 的 弹 拨 乐 器，已 被 证
实是钦巴龙的祖先。关于祖先是如何传入欧
洲 的，一 说 法 是 钦 巴 龙 于 中 世 纪 从 亚 洲 的 近
东 地区传到欧洲，是十字军东征而带来的文













特· 潘 特 莱 欧 （Ｈｅｂｅｎｓｔｒｅｉｔ　Ｐａｎｔａｌｅｏｎ）、
Ｓｃｈｕｎｄａ　Ｖｅｎｃｚｅｌ　Ｊóｚｓｅｆ和 博 哈 克·拉 约 什
（Ｂｏｈáｋ　Ｌａｊｏｓ）。钦巴龙乐器现今形式的首位
奠基人便是海奔斯特莱伊特·潘特莱欧（Ｈｅ－
ｂｅｎｓｔｒｅｉｔ　Ｐａｎｔａｌｅｏｎ）。他 把 乐 器 扩 展 到 五 个
八度的音域，低 音 按 全 音 阶 排 列、高 音 为 半 音
阶排列。１７０５年 ，潘 特 莱 欧 带 着 自 己 制 作 的
乐器来到太阳国王法国路易十四的宫殿，以美
妙的演奏征服了国王，国王也因此建议他将这




巴龙从１９世纪 开 始，真 正 打 印 上 无 法 仿 造 的
匈牙利特色 ，民族文化标识逐渐被建构。那
时 的 匈 牙 利，钦 巴 龙 在 小 说 中 被 当 做 钢 琴 使
用，而且它的形 制 也 越 来 越 接 近 现 在 的 样 子。
钦巴龙走向黄金 时 期的标 志 是 艾 尔 凯 尔·弗
朗茨（Ｅｒｋｅｌ　Ｆｅｒｅｎｃ）创 作 题 为《班 克·本》
（Ｂáｎｋ　Ｂáｎ）的 歌 剧 公 演（１８６１年）。在 该 剧
中，艾尔凯尔·弗朗茨（Ｅｒｋｅｌ　Ｆｅｒｅｎｃ）使 用 的
是小钦 巴 龙。之 后，钦 巴 龙 在 歌 剧 中 一 曲 成
名，奠定了在歌 剧 中 的 重 要 地 位，至 此 以 后 钦
巴龙被广泛使用于歌剧中。
　海奔斯特莱伊特·潘特莱欧（Ｈｅｂｅｎｓｔｒｅｉｔ　Ｐａｎｔａｌｅｏｎ，１６６７－１７５０），参 见 某 些 扬 琴 学 术 论 文 中，将 潘 特 莱 欧 的 匈 牙 利 文 写 成
Ｐａｎｔａｌｅｏｎ　Ｈｅｂｅｎｓｔｒｅｉｔ，笔者认为潘特莱欧的匈语应该是 Ｈｅｂｅｎｓｔｒｅｉｔ　Ｐａｎｔａｌｅｏｎ，在此与同仁讨论。因匈牙利名字 的 姓 氏 顺 序 同 中 国
名字顺序传统相同，即 Ｈｅｂｅｎｓｔｒｅｉｔ为姓，Ｐａｎｔａｌｅｏｎ为名。由于很多匈牙利音乐家姓名都是从英文翻译后再进行二次翻译，所以当我
们翻译时应该注意将姓氏颠倒过来。世界的学术，不存在语言障碍，只要我们能将姓名一致的翻译出来，例如公认的翻译“莫扎特”、




　凯奇凯梅特的匈牙利语为Ｋｅｃｓｋｅｍéｔ，德语为Ｋｅｔｓｃｈｋｅｍｅｎｔ，位于 匈 牙 利 中 部，是 巴 奇－基 什 孔 州 的 首 府，也 是 全 国 第 八 大
城市。
随着人们对 匈 牙 利 音 乐 与 乐 器 的 要 求 不
断提高，小钦巴龙的形制、音色、狭窄的音域等
问题已不能满 足 当 代 音 乐 表 达 的 需 要。在 这
一时期，历史上著名的钦巴龙演奏家Ｓｃｈｕｎｄａ
的乐器工厂诞生了 ，这意味着匈牙利钦巴龙
的新时 代 即 将 到 来。Ｓｃｈｕｎｄａ为 匈 牙 利 皇 室
工作，是匈牙利音乐史及钦巴龙史上极其重要
的乐器制作人。他 了 解 前 人 艾 尔 凯 尔·弗 朗
茨（Ｅｒｋｅｌ　Ｆｅｒｅｎｃ）发明的小钦巴龙存在的一些
问题后，将小钦巴龙在他的乐器工厂进行优化
改革。Ｓｃｈｕｎｄａ两 度 在 展 览 会 上 展 出 改 革 后
的钦巴龙，第一次是在１８７２年于匈牙利凯 奇
凯梅特市 （Ｋｅｃｓｋｅｍéｔ）举办的匈牙利第一届
全 国 工 业 展 览 会 上，公 开 展 出 他 研 制 的 钦 巴
龙。在展览会上，更多的人感兴趣于他的钦巴
龙，并激发乐器制作者根据观展者的意见进行
改进的热情，展 会 的 钦 巴 龙 获 得 头 等 奖，后 被
俄罗斯沙皇的 使 节 买 走，此 次 展 览 大 获 成 功。
一年后，Ｓｃｈｕｎｄａ再次将研制的钦巴龙带到在
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，这次获得了
更广的影响面，展 览 后 钦 巴 龙 被 带 到 巴 黎，促
进了该乐器在匈牙利及其 他 国 家 的 认 知 与 普
及。１８７４年，Ｓｃｈｕｎｄａ向 欧 洲 音 乐 圈 的 音 乐
家、艺术家展示 由 他 制 作 的、有 着 新 型 结 构 且
带有止音踏板的钦巴龙，音域也较以前五个八
度有了更多的 延 展。钦 巴 龙 便 从 这 个 时 期 开
始声名远 扬，传 至 欧 洲 各 地。它 相 继 在 英 国、
德国、比利时王室的宫殿内展示和演奏。钦巴
龙还参 加１８７８年 的 巴 黎 世 界 博 览 会。１８７９
年，在维也纳获得费仑茨皇帝和伊丽莎白皇后







著名 的 音 乐 家 都 参 加 了 庆 典 活 动。在１９０６
年，当第１００００台 钦 巴 龙 被 制 作 出 来 的 时 候，
举办了钦巴龙、单 簧 管 两 种 乐 器 的 音 乐 比 赛，




力于单簧管这种土耳 其古老 乐 器 的 复 兴。钦
巴龙不同于弓弦乐器，它并不因为使用年限越
长、存世时间越 久 而 越 有 价 值，反 而 钦 巴 龙 的
使用是有年限的，如何 使 钦 巴 龙 更“长 寿”，也




观赏古董”还有不少，例 如 德 国 柏 林 的 器 乐 博
物馆中地 下 一 层 展 示 着 一 件１９００年 的 钦 巴
龙；于波兰波兹南市（Ｐｏｚｎａń）乐器博物馆的三
层也 存 放 着 一 件２０世 纪 初 的 钦 巴 龙。从
１８４４年到１９０６年这６２年间是钦巴龙在匈牙
利乃至欧洲发展的黄金时期，所以钦巴龙生产
的数量与日俱 增、成 倍 上 翻，以 每 年 制 作 两 百
余台的数量稳步上涨，可见钦巴龙在匈牙利乃
至欧洲、地中海 沿 岸 的 影 响 力 和 受 欢 迎 程 度。
钦巴龙既作为匈牙利民族的历史回忆，也作为





　［匈牙利］绍卡伊·阿格奈什著、刘月宁辑译：《２０世纪钦巴龙在匈牙利和欧洲音 乐 中 的 作 用》，《东 欧 扬 琴 音 乐 文 集》，中 央
音乐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，第２５－２６页。
　优秀的钦巴龙演奏家、作曲家不胜枚举，因文章字数有限，不能详细罗列每一位做出贡献的前辈们，在此向前辈们致歉。
对钦巴龙做 进 一 步 精 良 改 进 的 是 博 哈 克
·拉约什（Ｂｏｈáｋ　Ｌａｊｏｓ）父子。２０世 纪内，他
们在Ｓｃｈｕｎｄａ的基础上继续对乐器进行改进，
增加了音域、优 化 了 止 音 器，钦 巴 龙 在 地 民 族
音乐符号透过这一 时 期 的 表 述 者 进 一 步 再 生






Ｅｇｙｅｔｅｍ）民 间 音 乐 学 系（ｆｏｌｋ　ｍｕｓｉｃ　ｄｅｐａｒｔ－
ｍｅｎｔ）教 授 鲍 罗 格 · 卡 尔 曼 （Ｂａｌｏｇｈ
Ｋáｌｍáｎ）。在匈牙利，优质的钦巴龙是家族中
的“传家宝”。卡尔曼 的 第 一 位 启 蒙 老 师 也 是
他的叔叔Ｂａｌｏｇｈ　Ｅｌｅｍｅｒ是 当 代 著 名 的 匈 牙
利钦巴龙演奏 家，属 于 吉 普 赛 音 乐 风 格，演 奏
民间音 乐 与 市 井 音 乐（ｆｏｌｋ　ｍｕｓｉｃ　ａｎｄ　ｔｏｗｎ
ｍｕｓｉｃ），不幸的是Ｂａｌｏｇｈ　Ｅｌｅｍｅｒ英年早逝，留
下为数不多但十分经典的黑胶唱片和录影带，
并将珍藏的“博哈克式钦巴龙”作 为 遗 产 留 给
侄儿卡尔曼。时至今日，“博哈克式钦巴龙”这
个“老字号”在匈牙利依然是钦 巴 龙 品 牌 中 的
“佼佼者”，其最大的特点是声音来源于琴轴的
两侧，发音板朝 上，音 声 回 旋 于 琴 箱 后 垂 直 向
天花板传出，遇 到 天 花 板 后 再 反 射 出 去，声 音
的传播不受阻 碍 且 音 色 通 透 明 亮、清 脆 玲 珑，
所以演奏的音色珠圆玉润、楚楚动听。
２．传播与传承：钦巴龙音乐的表述者
历史上，为钦 巴 龙 做 出 贡 献 的 音 乐 家、演
奏家、作曲家、行销家和制琴师不胜枚举，他们
值得被我们称为“表述者”、“传 承 人”，在 此 仅
梳理阐释在钦巴龙历史记 忆 中 做 出 卓 越 贡 献
的部分人 物， 为 更 好 的 认 知、把 握 钦 巴 龙 的
文 化 脉 络 与 传 承 关 系。前 面 已 经 提 到 过
Ｓｃｈｕｎｄａ发明一 种 新 型 钦 巴 龙 的 理 论 并 批 量
投入使用，他是 匈 牙 利 钦 巴 龙 的 制 造 者、改 良
者，也 是 一 位 优 秀 的 营 销 大 师。正 是 由 于
Ｓｃｈｕｎｄａ的研制与改良，才使钦巴龙作为一种





受到钦巴龙清脆玲珑的音 色 吸 引 而 改 研 究 钦
巴龙，成 为 钦 巴 龙 界 的 领 军 人 物。他 出 版









达尔（Ｒáｃｚ　Ａｌａｄáｒ），一 位 吉 普 赛 流 派 的 钦 巴
龙演奏 家、李 斯 特 音 乐 大 学 的 教 授。他 在 瑞
士、意大利、法国等地演出，奠定了钦巴龙成为
最高级别音乐会乐器之 基 础，被 誉 为“钦 巴 龙
领域的李斯 特”。他 不 仅 是 一 名 音 乐 教 育 家，
荣获国家最高奖“苏科特奖”的艺术家，也是一
名用钦巴龙演奏古典音乐艺术形式的奠基人，






（Ｒａｇｔｉｍｅ）一 曲 中，他 使 用 了 多 达１１种 的 乐
器 ；托尼·伊达克（Ｔｏｎｉ　Ｉｏｒｄａｃｈｅ），罗马尼亚
人，演奏水平空 前 高 超 的 钦 巴 龙 演 奏 家，不 仅
被称为“钦巴 龙 的 帕 格 尼 尼”，还 被 称 为“钦 巴
龙的上帝”。他拥有不可模仿的技巧被世界许
多 国 家 所 仰 慕，创 造 被 称 为 创 世 纪 的 敲 击 技
巧———每秒钟２５下的速度。他与东京电台的
交 响 乐 团 合 作 柯 达 伊 · 佐 尔 丹 （Ｋｏｄáｌｙ
Ｚｏｌｔáｎ）的《哈瑞·嘉诺斯》组曲（Ｓｕｉｔｅ　Ｈａｒｙ
Ｊａｎｏｓ）中的 表 演 是 一 种 艺 术 的 创 作。伊 达 克
















纯熟 高 超；道 尔 亚 妮·多 特·伊 达（Ｔａｒｊáｎｉ
Ｔóｔｈ　Ｉｄａ），优秀的钦巴龙女演奏家，她编纂的
《钦巴龙 教 科 书》（上、下 两 册），作 为 指 导 钦
巴龙学生的重要教材之一，时至今日都是学生
初学钦巴龙的首选典范教材；约瑟夫·福尔克
（Ｊóｚｓｅｆ　Ｆａｌｋ），在１９６７年 与 道 尔 亚 妮 合 作 出
版的著作《钦巴龙学派》，除了针对技术方法和
独特的钦巴龙结构的解释外，还特别在第二章
将重点放在钦巴龙演奏者 的 理 论 和 方 法 的 形
成上。这种和谐 的 自 然 主 题 概 念 来 源 于 由 匈
牙利作曲家创作的具有深 厚 民 族 底 蕴 的 钦 巴










学 校 和 高 中 （Ｂａｒｔóｋ　Ｂéｌａ　Ｚｅｎｅｍüｖéｓｚｅｔｉ
Ｓｚａｋｋｚéｐｉｓｋｏｌａéｓ　Ｇｉｍｍｎá）、李 斯 特·弗 朗
茨音乐艺术大学（Ｌｉｓｚｔ　Ｆｅｒｅｎｃ　Ｚｅｎｅｍüｖéｓｚｅｔｉ
Ｅｇｙｅｔｅｍ），开始 设 立 钦 巴 龙 专 业 教 学 ，并 直
至今日从未间断。随后，匈牙利各地如火如荼
的开设音乐学校，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按照




克斯在布达佩斯三区音乐 学 校 开 设 钦 巴 龙 专
业学科，不少钦巴龙演奏家曾在这里学习。
二、匈牙利钦巴龙的现代变迁




洲钦巴龙体系，形 成 百 花 齐 放、百 家 争 鸣 的 发
展趋势。柯达伊·佐尔丹（Ｋｏｄáｌｙ　Ｚｏｌｔáｎ）在
他的总谱中这样写道，“没 有 什 么 乐 器 比 钦 巴
龙更合适为匈 牙 利 民 间 歌 曲 协 奏 与 伴 奏 了。”
为了使本土乐器走向世界舞台，柯达伊等诸多
作曲家为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钦巴龙作品，例











古典和民族音 乐 乐 团 不 可 或 缺 的 乐 器，歌 剧、
戏剧的伴奏乐器。它可以演奏传统音乐、宫廷
音乐、古典音乐、吉普赛音乐和世界音乐，同时






伴随着匈 牙 利 民 族 历 史、社 会 改 革、体 制
转型、传承变迁 等 诸 多 因 素 的 影 响 和 互 动 下，
现代匈牙利钦巴龙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流派，即
民间 音 乐（ｆｏｌｋ　ｍｕｓｉｃ）演 奏 流 派、古 典 音 乐
（ｃｌａｓｓｉｃ　ｍｕｓｉｃ）演 奏 流 派 以 及 吉 普 赛 音 乐
（Ｇｉｐｓｙ　ｍｕｓｉｃ）演奏流派。蓬 勃 发 展 的 当属民
间音乐演奏流派，处于进步上升之趋势。钦巴
龙民间音乐演奏流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匈 牙 利
李斯特音乐大学教授鲍罗格·卡尔曼（Ｂａｌｏｇｈ
Ｋáｌｍáｎ）认为 “近代以来，钦巴龙艺术传承较
好的国家 有 匈 牙 利、斯 洛 伐 克、捷 克、罗 马 尼
亚、乌克兰等东欧的国家。就匈牙利本土的民
间音乐演奏流 派 来 说，近 些 年 发 展 不 错，一 直





于 传 播 匈 牙 利 民 间 音 乐，参 与 诸 多 的 社 会 活
动、世界艺术节 巡 演，受 邀 于 世 界 各 地 演 奏 钦
巴龙民间音乐。民 间 音 乐 从 匈 牙 利 的 乡 村 中
来，呈现于华丽 的 舞 台 之 上，后 返 回 到 乡 村 中
去，特别是东欧 诸 多 乡 村 的 周 末 室 外 音 乐 会、
节庆婚礼上，钦巴龙扮演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角
色。卡尔曼终生传承于匈牙利民族音乐文化，
培养了大批优 秀 的 钦 巴 龙 演 奏 人 才。卡 尔 曼








学 发 展 规 模 来 说，其 对 于 钦 巴 龙 的 需 求 并 不
大，特别是古典音乐演奏流派。古典流派的教
师多在中、小学 授 课，如 前 面 笔 者 提 到 的 诸 多
钦巴龙音乐学校，但教师们受自身手法技巧和
视唱练耳基础薄弱之影响，加之外界环境及内
部激烈竞争所导致这个流 派 并 没 有 一 个 十 分
优厚肥沃的理 想 发 展 空 间。几 位 年 轻 的 古 典
钦巴龙老师任教于匈牙利 的 中 小 学 及 音 乐 学
校，原本的理想工作，却不乏出现的一些问题，
例如编制岗位 较 少、生 源 困 难、薪 资 待 遇 不 高
等问题普遍存在；而吉普赛音乐演奏家们技艺
高超，大多为“流浪艺人”。他们没有一个合
适的发展平台，这 导 致 他 们 的 生 活 水 平 偏 低、
收入微薄，勉强甚至不能自给自足。在匈牙利
吉普赛族群中 的 生 活 水 平、教 育 环 境、医 疗 卫












发展没有像Ｓｃｈｕｎｄａ时 代 的 钦 巴 龙 一 样 风 靡
之原因。
１．本土民族音乐标识的式微




年轻人所接纳 和 吸 收。前 沿 时 尚 的 事 物 总 是
更容易吸引年轻人的眼球，而社会的发展与时
代的变迁导致越来 越 少 的 人 关 注 本 土 民 间 音
乐，加之匈牙利 国 家 人 口 基 数 少，学 习 音 乐 的
学生又更多的选择所谓世界舞台上的“当红乐






２．国家与民 间 对 艺 术 的 态 度 和 期 望 之 问
题上理念相驳
匈牙利国家 对 于 本 国 艺 术 领 域 的 投 入 和
资助较少，没有资金带动盘活整个钦巴龙艺术
体系（教育体系、表演 体 系 等），让 其 拥 有 足 够
的资金运作以发展钦巴龙事业，这跟匈牙利人
对艺术理念的认知息息相关，也跟近几年欧洲
的经济普遍衰 落 不 无 关 系。笔 者 访 谈 到 匈 牙
利国家交响乐团的 低 音 提 琴 演 奏 家 和 青 年 小
提琴演奏家等人，他们都普遍反映，“演奏家是
高尚美好的职业，他们热爱流淌于血液里的艺
术，成为演奏家 也 是 他 们 一 直 追 求 的 梦 想，可
近些年乐团的工作却不能自给自足，理想与现
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，乐团的演出业务也
逐年减少，故不 得 不 在 工 作 之 余，再 谋 一 份 兼
职贴补家 用。”诚 然，不 同 之 国 家 有 不 同 之 国
情，对 待 艺 术 的 方 式 和 给 予 的 政 策 也 千 差 万
别。在匈牙利，音乐艺术领域并不能得到政府
的资助与扶持。首 都 布 达 佩 斯 政 府 设 置 的 钦
巴龙专业教师岗位数少，招生数固然也随之减
少。为了担任钦巴龙专业老师，圈内竞争十分














的 制 作 理 念，另 一 方 面 也 与 钦 巴 龙 工 厂 的 规
模、制琴 师 人 数、社 会 需 求 等 因 素 息 息 相 关。










世界 各 地，从 潘 特 莱 欧 首 创、Ｓｃｈｕｎｄａ研 制 到
博哈克改良，匈牙利钦巴龙走过的每一步都历
经苦其心志、困 乏 其 身 之 境 地，它 像 是 浓 缩 的
匈 牙 利 器 乐 史，更 像 是 欧 洲 古 老 乐 器 史 之 回
顾。梳理钦巴龙历史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如




里，从古至今传 承 且 延 续 着 的 时 代 记 忆，与 民
族本体、在地文 化 产 生 内 外 交 织 的 互 动 关 系，
３３
王荟：从“本土音乐”到“世界舞台”
凝结成一股崭 新 之 力 量、崇 高 之 精 神，而 这 个
内在之思想传 递 着 民 众 的 心 态、观 念 与 祈 愿，
他们是积极乐 观 的、勇 于 追 求 的、执 着 开 朗 的
和前所未有的。现在的匈牙利，钦巴龙依然活
跃于他们的文化生活当中，对其地方感的表述
繁复多样，大 到 各 著 名 歌 剧 院、音 乐 厅、演 奏
厅，小到酒吧、咖啡馆，从首都、城市一路到乡
村小镇，追随钦巴龙的脚步无处不在。就首都
布达佩斯市有数以 百 计 的 钦 巴 龙 演 奏 者 表 演
于各餐厅、酒吧 之 中，钦 巴 龙 音 乐 普 遍 且 真 实
的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当中，它扎根于匈牙利人
的文化根脉里，且 有 广 泛 的 受 众 群 体，年 龄 层
次跨度较大。听到流淌出的钦巴龙音乐时，匈
牙利人难以言 表 的 喜 悦 之 情 油 然 而 生。行 为
表现可以反映出钦 巴 龙 具 有 深 厚 的 民 族 底 蕴
和民族内涵，鲜明的民族性和认同感在传播音
乐的过程中被 建 构 出 来。钦 巴 龙 音 乐 可 以 看
做是一个符号，一种传统，也是一种文化，透过
它使匈牙利人 产 生 民 族 认 同、铸 造 民 族 标 识，
它与本国人产生共鸣之感情，即便是在街头的
流浪艺人，他们依旧热爱着艺术并陶醉于自己
所演奏的音乐 当 中，为 路 人 带 来 快 乐 的 气 氛，
同时也投来诸 多 观 众 仰 慕 钦 佩 的 目 光。从 钦
巴龙这件民族乐器 所 体 现 出 匈 牙 利 之 民 族 文
化，包括民族性格、民族品质、民族审美、价值
观、道德观、程式 化 的 表 达 方 式 和 他 们 对 待 音
乐的观念与态 度，体 味 到 匈 牙 利 人 热 情 奔 放、
能歌善舞的民族特质，观察到他们强烈的地方
归属感，对于音乐、艺术的热爱与追求，他们渴
望在艺术（音乐、舞蹈、绘 画 等）中 体 验 到 生 活
的幸福感与情 调、享 受 快 乐 时 光、寻 找 生 命 的
意义、感悟人生 之 表 达，而 透 过 他 们 的 情 感 倾
向之表达（肢体的、语言的）又可反衬出他们的
民族文化、本土 认 知 和 对 匈 牙 利 族 群 的 认 同，
两者形成互动 与 互 构 的 阐 释 空 间。民 族 文 化
的传承性、延续性、历史性、认同性与乐器从古
至今之发展相 濡 以 沫、一 脉 相 承，在 时 间 与 空
间上形成独具 特 色 的 匈 牙 利 民 族 文 化。毫 不
夸张的 说，钦 巴 龙 是 匈 牙 利“民 族 音 乐 之 灵
魂”。带有广泛的世界性和鲜明的民族性之钦
巴龙，它完全代 表 着 匈 牙 利 的 民 间 文 化，是 匈
牙利民族所独具特色的古代声音，同时也是世
界钦巴龙家族的引领者与传承人。
匈牙利钦巴 龙 是 匈 牙 利 社 会 文 化 变 迁 最






必然要经历的 一 个 研 究、学 习 的 过 程，也 为 将
来更好的传承 其 文 化 与 根 脉。笔 者 期 望 透 过
本篇文章，能让更多的前辈、同仁了解、知晓、
理解、热爱匈牙 利 钦 巴 龙，而 优 秀 的 钦 巴 龙 记
忆与传统文化也值得中国借鉴与再认知。中、
匈两国在社会 生 活、民 族 心 理 素 质、思 维 方 式
和审美情趣等方面既有相似性，又有巨大的差
异性，文化因交流而多彩，文化因互鉴而丰富，
本着“海纳百川，有容 乃 大”之 精 神，期 待 匈 牙
利民族的 文 化 象 征———钦 巴 龙 在 未 来 的 世 界
舞台上端本澄源、返璞归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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